
最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
接连刊文讨论报纸副刊的价值。王蒙先生谈
副刊的“郑重与轻松”，《人民日报》以“居‘报
尾’而向‘潮头’”概括其文化担当，《光明日报》
则强调副刊绝非报纸版面的“补白”。读到这
些讨论，我颇有感触。作为一名研
究现代报纸副刊的学者，又有幸成
为《天津日报》副刊的一名作者，我
对副刊的意义有着双重的体会。
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副刊

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大公报》《益
世报》等报纸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园
地。尤其是《大公报》，从“小公园”
“艺林”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
刊”，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重要
足迹。沈从文、萧乾等作家与之渊
源深厚，曹禺曾在《大公报》发表文
章《我如何写〈雷雨〉》，《日出》还获
得了《大公报》文艺奖。研究这些历
史，我愈发感到，副刊并非文学史的
边角，而是文学发生、传播与成长的
重要现场。许多后来享有盛名的作
家，也曾是向报纸投出第一篇稿件
的年轻人。
大约从2022年开始，我尝试向

《天津日报》副刊投稿，将日常阅读、
观剧、旅行和研究中的一些感受写
出来，与更多人分享。这些文字陆
续得到编辑老师的认可，也让我渐
渐养成了为副刊写作的习惯。
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论文和

专著有其规范与周期，但生活中的
思考往往来得更为轻盈、及时。一
场演出刚刚落幕，一处名胜偶然触
动心弦，一次阅读带来新的发现，便
有了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思考未
必足以支撑一篇论文，却又不愿让它们随时间
消散，而副刊恰好为它们提供了安放之处。
这些年，我格外关注天津正在发生的文学

和戏剧活动，常常能在熟悉的街巷中发现新的
意味；在国内外旅行，也常留意一座城市的文学
遗迹、戏剧活动和文化生活，头脑中总会涌现出
一些对比性的观察。副刊让我学着把专业研究
中的问题意识，转化为普通读者愿意阅读的文
字，不必处处引经据典，也不必急于得出宏大的
结论。我越来越觉得，副刊给予写作者的一份
珍贵礼物，就是让那些尚未长成鸿篇巨制的思
想，也有机会被认真对待，并及时与读者见面。
更让我难忘的，是文字发表之后那些意想

不到的“相逢”。
我曾在《天津日报》发表《探索中的津派戏

剧》，讨论天津戏剧的地域文化传统及其艺术
探索。文章刊出后，远在美国的林希先生读到

了，特意托编辑老师与我联系，指教其中
一些观点。得知这个消息，我既惊喜又感动。
林希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天津作家，他对这座
城市的理解来自漫长而深厚的生活积累，他竟
然会关注到我这篇小文，这让我感到文学讨论
可以如此自然地跨越年龄、地域与身份。
我写的《吴祖光新凤霞的津派戏剧创造》

经中国作家网转载后，一位曾与吴祖光先生共
事的老师主动联系了我，谈起许多亲历的剧坛
往事。那些鲜活的细节，有些是书本和文献中
难以读到的。原本只是一次基于史料的研究
与写作，却因此延伸出新的交流，也让我对所
研究的人物与历史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这两件小事一直留在我的
记忆里。一篇文章的发表并不
意味着写作的结束，有时反而是
另一段对话的开始。报纸副刊
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因文字而
相遇，让不同代际的经验彼此补
充，让沉淀在个人记忆中的文化
往事重新进入公共视野。这种
交流远比发表本身更为珍贵。

我也常把这样的感受讲
给学生听。今天，社交媒体让
发表文章变得前所未有的容
易，但如何认真完成一篇文
章，如何面对真实而陌生的读
者，如何接受编辑的意见，仍
然需要学习。我鼓励学生向
报纸副刊投稿，是希望他们走
出课堂，发现值得书写的生
活。一篇稿件从构思、修改到
投稿、发表，甚至被退稿，都是
写作者成长的一部分。副刊
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和编辑传
统，帮助年轻人理解什么是有
价值的表达。
《天津日报》副刊本身也有

着令人敬重的历史。1949年创
刊的“文艺周刊”，曾由孙犁等
文学前辈辛勤耕耘，历经数十
年而薪火相传。想到自己只是
这条漫长文字河流中的一名后
来者，便更能体会其中的幸

运。尤其感谢编辑老师们每次对稿件的细致审
读和耐心沟通。一篇文章能够最终与读者见
面，背后都有编辑不为人知的心血和劳动。
从研究副刊到为副刊写作，我渐渐明白，副

刊之“副”，从来不意味着价值的次要。它或许没
有新闻版面的紧迫感，却能为时代留下更细腻
的感受；它未必总是讨论宏大的问题，却能从寻
常生活中发现值得珍视的意义。它既容纳大家
名家的深思，也愿意倾听普通写作者的心声。
对我而言，副刊让我相信，文字的价值不仅

在于被发表、被保存，更在于被另一个人读到、理
解，并由此生发出新的思考。一张报纸每天都
会翻过新的一页，但那些轻盈的文字留下的感
触，却可能长久地留在人心里。这大概就是我
与《天津日报》副刊结缘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

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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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能体现报纸的特色
卫建民

孙犁先生曾戏称他是天津日报社的“二
副”——副刊科的副科长。用他一篇随笔的题目
说，这也是他的“位置和价值”。对办好副刊，他写
过几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辟栏说明、改进要点和启
事，从办刊方针上提出“文艺周刊”和其他文艺副刊
专版的要求，体现了他的编辑思想，决定了《天津日
报》副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天津
因在地理空间上近临北京和河北，有几年又曾是河
北省省会所在地，所以创刊后的《天津日报》就有覆
盖三地的副刊，而副刊创刊号的重点作品是刘白羽
的特写《光明照耀着沈阳》（转载）。区域性的“文艺
周刊”，作为纯文学园地，曾先后培育出好几位全国
知名的作家，早已成为文坛佳话。
报纸有副刊并形成自身的独家面貌和“卖

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副刊成为发
表新文学作品的园地，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正是
从报纸副刊开始登上文坛的。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小

说的第一章刊于“开心话”栏目。从副刊编辑的志趣
看，这个栏目发表的是娱乐性、消遣性的小说，是供
人茶余饭后开心的闲书。《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
上的奠基意义，小说内涵的文学革命飓风，以及对国
民品性的批判精神等，当时的编者还没看出来；但
是，在第一章见报后，《晨报副刊》的编者觉察到文本

的分量，将后续章节从“开心话”转到“新文艺”和“文
艺”栏目进行连载，震动京华，甚至有读者按小说中
的虚构人物对号入座。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也是发
表在《晨报副刊》，并引起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学者林
宰平的注意，随即发表评论，赞赏青年沈从文的文
学天才。诗人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频频发
表沈从文的作品，并以编者的名义为其作品叫好。
报纸副刊发现了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者吸引了副
刊读者。对初学写作者来说，编者的肯定增强了作
者的信心，并建立起作者和编者之间真诚的友谊。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空难去世，沈从文专
程从青岛赶到济南悼别，不能不说是抱着知遇之恩。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普遍重视

并发展文学副刊。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主
管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对办好副刊提
出许多要求，具体到要求《人民日报》多发表杂文，指
出杂文在这个时代应有的倾向性以及作者的情绪对
读者的影响。他对报社领导发表内行意见，自己也
带头写杂文，还给报社编辑部介绍作者。从《胡乔木
文集》和《乔木文丛》可以看到，他以极浓厚的兴趣关
注副刊，仔细读副刊作品；发现错别字还要及时指
出。这个时期，各家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有的成为
作家的成名作，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在《河
南日报》副刊；特别是杨朔、秦牧、邓拓等作家的散文

作品，风靡一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展现了时
代的表情，创造了新的散文文体。
作为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优美、耐读的副刊作

品延长了报纸的寿命，名家名作更给报纸带来声誉。
在信息相对落后的年代，尤其是经过社会长期动乱
后，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一篇作品，甚至能成为政治
晴雨表。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副刊发表
《一封信》，文学界奔走相告，全国读者都为之感奋，叶
圣陶先生读后写诗：“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
传。”在某个历史时期，副刊能成为舆论高地和作家亮
相的舞台，读者能从作者文章里发现新闻，感受到时
代的脉搏——研究现当代中国新闻史，报纸副刊本来
就具备此功能，仔细看，是能看出清晰脉络的。
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从过

去的广播电视报纸升级到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掌
上阅读即可知道天下大事。我是常年读报的人，
每天收到几份报纸，不由自主地先从后面的副刊
翻起，看看有没有可读的文章；因为我首先关心的
国内外大事，已经在手机上看到了。从副刊读起，
就像开盲盒一样带着期待。根据我这个忠实读者
的读报心理，我建议报纸务必重视副刊的地位和
作用，务必从副刊阵地巩固和发展报纸的特色。
从副刊稳住读者，以副刊赢得更多的读者。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

1965年7月，天津人民礼堂帷幕轻启，大型声乐
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迎来正式公演
前的一场预演。台下第一排，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主任萧华凝神端坐。
对萧华而言，天津这座城市始终有着特殊的分量。

1949年平津战役烽烟正炽，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
令员的他率部挥师入关，一举突破国民党守军依托护城
河、碉堡群构筑的坚固防线，为这座华北工商业重镇的
解放立下赫赫战功。十六载岁月流转，当年指挥千军万
马的将军，带着自己抱病写就的长征诗篇重回故地，见
证浸透心血的文字化作响彻全场的动人歌声。

1916年，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一个贫苦的泥瓦匠
家庭。少年投身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便
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率领这支平均年
龄仅18岁的队伍鏖战中央苏区反“围剿”前线。1934
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萧华率部渡过于都河，
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长征初期，少共国际师
担负着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重任，昼夜兼程，边打边
走，接连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该师奉命
扼守一处渡口，在粮弹匮乏的情况下死守五天五夜，头

顶敌机狂轰滥炸，
地面敌军轮番冲
锋，原本五六千人
的部队战后仅剩
两千余人，湘江之
水被烈士鲜血染
红。湘江战役之
后，当地百姓立下
了“三年不饮湘江

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这一幕幕浴血场景，深
深镌刻在萧华的记忆深处，日后化作了《长征组歌》中
“跨过五岭抢湘江”“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悲壮诗行。

遵义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损失惨重的
少共国际师进行了重新整编，将其分别编入红一师、
红二师和红一军团直属部队。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继续随军征战。四渡赤水，他深入
连队开展政治工作，提振官兵士气；强渡大渡河，他在
岸边亲吹冲锋号，激励将士抢渡天险；大凉山麓，他作
为牵线人见证彝海结盟，结下军民生死情谊；夹金山、
梦笔山的皑皑积雪，松潘草地的茫茫沼泽，都留下了
他跋涉的足迹。历经无数生死考验，萧华随部队胜利
抵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这场气壮山河的远征。长征
路上的牺牲与坚守、苦难与荣光，从此成为他心底从
未淡去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39岁的萧华在1955年首次授衔
中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虽身居高位，但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的身影始终萦绕
在他的心头。1962年为《长征画集》作序时，他曾动
情地写道：“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
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1964年4月，
萧华因患肝炎，经组织安排，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
州治病疗养。恰逢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纪念日
临近，军内外多家媒体向他约稿纪念长征。沉淀三十
载的长征记忆与家国情怀，终于找到了倾诉的载体。

创作的过程，是一场与峥嵘岁月的深情重逢。萧
华查阅了大量党史文献，反复重温毛泽东多部经典著
作，同时认真研读毛泽东有关长征的诗词和许多老同
志的回忆录。在他看来，诗歌凝练而富有韵律，能更
集中、形象地展现长征的壮阔历程与精神内核。为便
于后续朗诵与传唱，他创造性使用“三七句、四八开”
的格式，即每段由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组成，共12
行68字，一诗一韵。他按照长征的历史脉络，选取告
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2个标志性
节点，以亲历者的视角逐段铺陈创作。

王新兰同样是长征亲历者。她回忆那段时间，居

所小楼常常彻夜灯火通明，萧华沉浸在长征的回忆里，
连续十余天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常常边写边落泪，稿
纸上沾满泪痕。写到《过雪山草地》时，王新兰说起自
己长征路上最深的感受：路长、饥饿、寒冷。几句朴素
的切身感悟，瞬间让萧华脑海里浮现出雪山草地的绝
境图景，挥笔写下这段传诵至今的经典：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为了创作这部组诗，萧华体重掉了十几斤，肝病一
度加重。周恩来得知后，特意打电话嘱咐他暂停写作、
安心休养，但萧华放不下心中的使命，依旧笔耕不辍，
历经数月呕心沥血的创作、前后近十次反复修改，12首
组诗于11月中旬正式定稿。借用毛泽东《七律·长征》
的首句，作品定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后总称《长
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诗稿传到周恩来手中，
他读后十分欣喜，当即给萧华打电话说：“萧华，你为
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我周恩来感谢你。”

1964年11月，萧华将长诗交给总政歌舞团团长时
乐濛和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要求两个团各
排一台节目。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
四位作曲家，深入研究长征史料，广泛采集长征途经地
多种民间音乐素材，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前10首诗的谱
曲工作。1965年4月，他们带着初稿赴杭州向萧华汇
报，逐段试唱后，萧华十分满意，还抽出10个上午的时

间，为他们细致讲解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与情感内核，
为作品的后续打磨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7月1日，
《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创作的组诗《红军不怕远
征难——为红军长征三十年而作》，紧接着《解放军文
艺》7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组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
至天津疗养。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战友歌舞团决定7月下
旬在天津人民礼堂进行预演。当天，礼堂内座无虚席，
不少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专程前来观看。《四渡赤
水出奇兵》的激昂灵动、《过雪山草地》的沉郁坚定、《大
会师》的豪迈欢欣，每一段旋律都牵动着他们深藏心底
的记忆。演出结束后，萧华激动地对主创人员说：“你
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长征本身是
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
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首演，引起强烈反响。首
演之后，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前往观看演出，每次结束
后都留下来和主创人员、演职人员交流感受，逐段提出
修改建议。据统计，周恩来先后17次观看《长征组歌》
的演出。1966年，周恩来率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
亚等国，特意安排《长征组歌》剧组随行，连演数十场，
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让这部红色经典成为中外
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即使到了1975年病重住院期
间，周恩来仍特意收看了《长征组歌》复排演出的实况
录像，临终前，他口中仍念着《过雪山草地》里“官兵一
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诗句，这句凝聚着长征
精神内核的歌词，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生动写照。
首演之后，《长征组歌》开启了全国巡演。在此后的

岁月里，《长征组歌》历经多次复排，始终是中国文艺舞台
上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1975年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
利40周年时，邓小平同志亲自推动复排工作，萧华对歌
词作了精心修改，作品再度轰动全国。从1965年首演至
今，《长征组歌》在国内外累计上演数千场，成为继《黄河
大合唱》之后又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大型声乐套曲，被誉为
“革命的大合唱，大合唱的革命”。它寄托着人们对长征
的纪念，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
伟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

插图：1965年7月1日《解

放军报》刊发的萧华《红军不怕

远征难——为红军长征三十

年而作》。

（作者系天津市档案馆

宣传部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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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不惮征程艰
魏巍

自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就
有书法家开始将甲骨文字作为笔墨书写的表
现对象，这样，作为甲骨学分支之一的甲骨文
书法就诞生了。不过由于甲骨文字数量偏
少，总数不足5000单字，被确认的也仅1500
字左右，所以甲骨文书法不适合创作长篇作
品。于是，甲骨文书法家们不约而同地书写
吉言、成语和集较短诗词联语，尤其是后者，
即甲骨文集联，就成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甲骨
文字表现传统雅致内容的
“戴着脚镣跳舞”艺术形
式。而甲骨文集联形式的
形成，就始创于天津，并影
响到现在。
作为“甲骨四堂”之首

的罗振玉，于甲骨学研究厥
功至伟。同时，罗氏也是甲
骨文集联的开创者，由他编
纂的甲骨文集联对甲骨文书法艺
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
影响。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回国
后，客居天津做寓公，直到1928年
离开津门之前，一直居住在嘉乐
里。1921年3月，罗振玉在自家开
设的天津贻安堂书局出版了《集殷
虚文字楹帖》。该书共收99副集
联，其中包括四言联语11副，五言
61副，六言4副，七言5副，八言18
副。这是中国第一部集甲骨文字
为联的书法工具书。

罗氏于《集殷虚文字楹帖》后
跋中谓：“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
书之日，几废大半。去冬奔走南
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
晷。昨以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
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存
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
酉二月雪翁记于嘉乐里寓之殷礼在斯堂。”

罗氏的《楹帖》及后来人们的续集，成了
那些没有条件见到
甲骨文实物的人士
的临习法帖，许多
书法家学习甲骨文
书法都是从这类甲
骨文集联入手的，
其影响所及之深，
至今不衰。所以，
难怪人们说起甲骨

文书法，大都视罗振玉此集联楹帖
为开山鼻祖。罗氏虽然受甲骨文字
释读数量所限，再加上当时甲骨文

书法处于草创阶段而无所借鉴，不可避免有
许多问题，甲骨文字也多有不确之处，但是该
书基本如实遵照了甲骨文字的本形，不做随
意省改，又造型工稳，还是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的。从《集殷虚文字楹帖》序跋中可知，罗氏
晚年应酬赠送的书法作品，多以甲骨文集联
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如今存世的罗氏
甲骨文集联书法艺术作品颇多，且价值不菲，
成为当今艺术品收藏界的抢手货。

罗振玉之后，受其影响，继续
集甲骨文为联者，有同样寓居天
津的章钰、高德馨和王季烈三
人。1925 年，罗振玉将章、高、
王、罗四家所集汇为一编，亲自
“缮写，付之手民”，却将自己的集
联放在三家之后，其谦恭态度令
人敬佩！这就是1927年由东方
学会印行的《集殷虚文字楹帖汇
编》一书的由来。

罗振玉在《汇编》新序中云：
“辛酉年仲春，集殷虚文字为偶语
百联，以为临池之助。已而，老友
吴中章式之外部钰、高远香文学
德馨、王君九学部季烈，先后继
作。予嗣是又有续集。于是四家
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欲手
写流传。人事牵阻，屡更岁月。

而去冬卒膺奇变，不自意生全。今年戎马生
郊，益无聊俚，乃始从事缮写，付之手民。盖
忧伤琐尾之余，舍此无以遣日。读者幸毋以
为文雅之娱也。乙丑孟冬上虞罗振玉。”
《汇编》所收四家集联情况，其中章钰所

集共134副，高德馨所集共85副，王季烈所集
共 24副，罗振玉所集（含续集增补）共 177
副。四家合计，《汇编》共有甲骨文集联420
副，厚厚一册，颇成规模。《汇编》所收甲骨文
集联，比罗氏原书多出300多联，给甲骨文书
法家和爱好者的查询、利用带来极大方便。

1985年3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也对
《汇编》作了整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放大影

印出版。书后面附有罗振玉嫡孙罗继祖跋文、
古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校记。其中姚先生的校
记非常必要，有助于纠正早期甲骨文书法中的
文字错误和随意书写等弊端。后来罗振玉孙女
罗琨女士对姚氏的校订本复作了一番校订，使
得该集本的文字释读水准达到了甲骨文考释的
最新研究水平。依照两家的校订，其中甲骨文
字庶几可无大碍，可放心使用。只是没有沿用
罗氏原来的书名，删去“汇编”二字，定为《集殷
虚文字楹帖》；同时将《汇编》中编者的顺序由
章、高、王、罗改为罗、章、高、王，使罗振玉的地
位由殿后而改成领首。这样做既不符合实际，

又有违罗氏当年不没同好
之雅意、自谦礼让之高风，
实在有些弄巧成拙。后来
该书又由多家出版社重印，
依然如此，仍承其误。

在罗、章、高、王等人之
后，天津甲骨学家王襄也有
甲骨文集联传世。

甲骨学研究之外，王襄
先生也是一位功力深湛、古雅高华的书法家，只
是其书名为其学名所掩。同样也是受罗氏影
响，为了方便自己或别人书写甲骨文书法，王襄
也很早就开始了甲骨文集联的创作，先后集成
了《簠室殷契集联》《题寄钊弟贞卜文集字》《簠
室集古籀文联语》等三种甲骨文集联之作。这
些作品，少数散见发表于天津报端，但因为没有
正式出版，大多数集联不为世人所知。其中《簠
室集古籀文联语》（1936年）保留了下来，共二
卷，收联语554副，在下卷中收录了甲骨文集联
8副。该书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从此集联文本和传世的王襄甲骨文集联书

法作品来看，王襄先生的甲骨文书法，虽结字以
甲骨文字形为意，然而其用笔仍是沿用金文大
篆的写法，故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这很符
合早期甲骨文书法大都借鉴其他书法笔意的时
代特征。

王襄之后，津门甲骨文书法家众多，书写甲
骨文书法也多用甲骨文集联形式，但都没有自
创自撰的甲骨文集联作品集问世。只是在2018
年11月和2024年10月，本人分别在天津美术馆
和南开大学海冰楼举办了“殷契抒怀——朱彦
民甲骨文集联书法展”和“契文传道——朱彦民
甲骨文书法展”，两次展览都各有书法集出版，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甲骨文集联。
（朱彦民的系列文

章“甲骨文与天津”至此

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

始，本刊将连续刊发薛

冰的系列文章“南美行

纪”。——编者）

踏影寻香（中国画）王少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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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集联在天津
朱彦民

王襄甲骨文集联


